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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島「語」展現台灣多元樣貌　楊名龍與新屋水流軍話

2020-09-06 	記者 陳曉芙 報導


▲ 楊名龍所做的「客語次方言」研究呈現出台灣客家話的多元樣貌。（圖／陳曉芙攝）

說到客家話，生長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大概會想到在新竹縣、苗栗縣等地操著流利客語的在

地居民；而對客家有一些研究的人，也許會知道台灣的客家話可分為「四海大平安」五種腔調，

即四縣腔、海陸腔、大埔腔、饒平腔，以及詔安腔。

然而，在這些主要腔調的背後，其實還發展出許多「客語次方言」。目前擔任交通大學人文社會

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的楊名龍，在攻讀碩士時，發現了一種過去從未被發現的語言——聽起來像海
陸客家話，但又不完全相同——他將其取名為「水流軍話」。

這項發現讓楊名龍驚覺在台灣這座島嶼上，有許多因為地理環境、生活習慣，甚至其他語言影響

所產生出來、與中國原鄉大為不同的客家話，展現出台灣客家族群的獨特樣貌。

 

發現 「新屋水流軍話」　展開客語次方言研究
大學時期就讀中文系的楊名龍，因為曾修習語言學概論以及閩南語本土文化兩門課程，讓他在大

學階段的最後，下定決心往「客家話研究」領域邁進。「雖然我是客家人，但以前都不曉得原來

客家話需要研究」，楊名龍笑著說。

在研究客家話的過程中，楊名龍偶然發現在桃園新屋水流地區的羅姓家族，留存一種特殊的語

言，他將其稱為「水流軍話」。「一開始我以為它（軍話）是單純的客家話，研究之後，卻發現

它混和了其他語言，他們（羅家）自己稱做『講軍』」。

楊名龍在語言調查的過程中，進行記音、追溯源頭、詞彙分析等相關工作，仔細探查後，發覺軍

話受到海陸客家話的影響非常大。他解釋，軍話源於中國，在明朝時期，有一種稱作「衛所制」

的軍事制度，將軍隊派至中國各地駐軍，而新屋羅家的祖先便是在中國廣東「石堆頭」地區落

腳。

據楊名龍推測，駐軍的軍人與石堆頭當地女子結為連理後，由於大部分當地人說海陸客家話，軍

隊原先說的語言就和客家話不斷融合、混雜，變成早期的「軍話」。

遷徙至台灣後，有兩個可能的原因導致羅家選擇在新屋落地生根。其中之一即為新屋地區的居民

多是說海陸客家話；另一個可能的因素則是石堆頭靠海，而新屋也是臨海地形，因此選擇了與原

本生活環境較雷同的區域。

由於軍話僅在羅姓家族祭祀祖先時使用，儀式時多是由長輩擔任「族長」的位置和祖先溝通，因

此羅家中會說軍話的人，絕大多數都是年紀偏大的長輩，晚輩大多已不會這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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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楊名龍（右）與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羅烈師在講客廣播電台分享軍話與台灣客
語研究。（圖／取自講客學堂臉書）

發現台灣獨有、卻即將消逝的軍話，激起楊名龍的興趣，進而開始研究「客語次方言」這個主

題。

 

語言如「粢粑」　互相混合成新滋味

「從軍話的研究視角可以發現，整個台灣在客家話方面呈現非常多元的樣貌」，楊名龍說，台灣

的客家話除了常見的「四海大平安」這五種腔調之外，還有永定、長樂、五華等，皆來自於中國

原鄉的地名。他表示，客語次方言產生的原因包括遷出地不同、生活習慣差異、族群混雜等，種

種因素都會造成語言上的些微差異。

因此在研究客語次方言時，極為關鍵的步驟是「推想各族群如何造詞」。楊名龍說，透過假想

「起初人是如何學會說話」就是一個方法，因為人類對語言的概念，大多來自於與真實世界接觸

後的經驗。

▲ 就讀中文系的楊名龍，在大學階段的最後決定展開「客語研究」。圖為楊明龍在書店閱讀的情
景。（圖／陳曉芙攝）

他舉例，客家話中稱馬櫻丹為「綿鼻公花」，意思為「會使鼻子爛掉的花」。這個語詞背後所涉

及的正是人們接觸到馬纓丹後，所得到的經驗。馬櫻丹具有毒性，但因為它的花色極為鮮艷，容

易使孩子被吸引而誤觸，這時，大人便以「警惕」的方式，勸戒孩子不要去接近這種具有毒性的

「綿鼻公花」，否則會受傷。

客語次方言的產生與人們所生活的環境、文化等因素息息相關，也讓具有同樣意思的詞彙有了不

同的客家話指稱。楊名龍以「謝謝」說明，海陸腔會說「承蒙你」，起源於於宋朝時期的文書語

言；四縣腔除了最為道地的「恁仔細」，南部四縣腔還會說「多謝」，跟閩南話的「多謝」很接

近；大埔腔則會說「勞力」，即「勞煩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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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客家話腔調表達「謝謝」之意不盡相同。（資料來源／楊名龍、客家雲；製表／陳曉芙）

他進一步指出，台灣客家話最為強勢的四縣腔，在台灣出現了許多不同的次方言，其中之一就是

由四縣腔跟海陸腔混合而成的「四海話」。如「茶杯」，標準四縣腔發音為「caˇ biˊ」，海陸
腔則是「ca buiˋ」；但在四海話中，就會變成「caˇ buiˊ」，結合了四縣腔和海陸腔的音韻
和聲調。

「四海話是台灣才有的東西，中國沒有」，楊名龍表示，從中國來台的客家話，因為台灣的生活

環境、文化風俗等各式因素，產生許多不同種類的腔調，而這些客語次方言，真實地反映出人們

所生活的樣態，是台灣才有的珍稀文化。

楊名龍以客家傳統美食「粢粑」（麻糬）比喻客語次方言的產生，「語言最初就像一個潔白無瑕

的粢粑，經過不同的地方就會沾黏到不同的花生粉；可能在這裡住得比較久，就沾比較多（花生

粉），移到另一個地方又再沾一點；移民來台灣後，有更多各式各樣的花生粉，所以它也就沾染

到更多」。

以台灣來看，閩南語、客家話中有日語詞彙的出現，正是因為外來語言的進入，如同粢粑的變

化，樣態隨著行經的路徑不斷轉變。而楊名龍所做的客語次方言研究，便是從音韻、詞彙、語法

三方面區別語言，研究語言的變化，以及其變化的方式，進而理解各族群的多元面貌。

 

客語次方言　保存台灣特有文化

生長在新竹縣關西鎮客家庄的楊名龍，自小聽著家中長輩說著四縣客家話；出了家門，隔壁的叔

婆、伯婆卻對著他講海陸客家話。看似腔調完全不同的兩種客家話，楊名龍卻能轉換自如，這正

是來自於從小養成的沉浸式「母語環境」。

▲ 自小生長在客家庄，對楊名龍來說，四縣與海陸客家話的轉換輕而易舉。（圖／陳曉芙攝）

然而，現今許多台灣人已不會說自己的母語，甚至完全聽不懂，這也是楊名龍致力於從事客語教

學的原因之一。「一個族群之所以存在，最大的表徵就是『語言』」，他說，雖然在他那一輩，

仍有許多人將客家話當作生活中的語言，但在之後的世代，很多人都不會說客家話了，「所以客

家族群可能就會慢慢消失」。

他在二○○四年時發現「水流軍話」並開始調查，當時羅姓家族有二十一人會說軍話；到了二○

一九年，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邀請楊名龍撰寫水流軍話相關報導，他回去新屋做調查後，只找

到一位九十多歲的奶奶會說軍話，其他人都凋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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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會去調查這些語辭？正是因為要把它們記錄下來；如果它不幸地不見了，至少在文

獻、書籍上還保留這樣一個語辭」，楊名龍說，透過保存客家話的字詞與歷史，即使語言消失

了，至少後人仍知道它曾經存在過。他強調，「進行語言工作，可以說是在保存文化的痕跡」。

除了文獻保存，楊名龍也抱持著希望他人能理解客家文化的初心，致力於客家話教學工作。為了

要讓其他族群的人能了解客家族群，由語言入手是一個重要的媒介跟工具，因此，他從事客語教

學的最大目的，是希望可以訓練學生能說客語、聽懂客語，同時也能認識客家的飲食、節慶等文

化。

▲ 楊名龍（前排右三）期望透過客語教學，讓客家話的多元樣貌被保存下去。圖為楊名龍在交通
大學的初級客語課堂上與學生合影。（圖／楊名龍提供）

「（客家）不單單只是一句話、一個詞彙；它背後所隱含的是一個文化縮影，而這正是語言之所

以重要的原因」。

楊名龍最後說到，「（客語教學）就好像在土地上撒下種子，雖然不確定哪一顆種子會發芽，但

只要一、兩個種子能發芽，我覺得我在做客語教學這件事情上就有了意義」。

生長在同一片土地上，這個小小的國家存在著擁有不同文化風俗、生活習慣的人們，有些有著同

樣的源流，卻因為各種因素說著些許不同甚或完全不一樣的語言。在數百年的遷徙過程中，「客

語次方言」就這樣在這小小的土地上發芽。而像楊名龍那般熱血的學者，則讓語言種子持續深植

在這座美麗島嶼。

 

【小檔案】楊名龍

學歷：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

現職：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學術專長：漢語音韻、漢語方言、客語研究、客語教學、臺灣客家次方言研究

報導參考書目：

楊名龍，2006，《新屋水流軍話與海陸客話雙方言現象研究》。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
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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